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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科是独特的城市观察者，在《城市新物种图鉴》里，他用奇绝的想象力，凭空新建了一座城市，那里面奔
跑着各种奇怪的动物、生长着闻所未闻的植物……他用虚构的手法，记录着城市人的欲望、情爱和恐惧，形成
别致的城市笔记。

文 l 唐骋华   图 l 阿科

虚拟新物种，都市人的城市救赎

现代都市中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已经被全然颠覆，一些

新的物种开始出现，它们和都市人类一起面对孤独、压

力、疲惫，也分享生活的乐趣。

会聊天的树，能巡逻的猫
阿科同时生活在两座城市里，一座真实，一座虚构。在前一座城

市，他是70后技术男、很萌的奶爸，以及死不悔改的文艺青年。和别人有

些不同，却也不算另类。后一座城市由他亲手创建，生长着各类匪夷所

思的“新物种”，奇特、诡异。

比如有一种听得懂人类语言的“聊天树”。只要你和它“聊天”，它

就能结果子，说得越多果子越多，说得越久果子越大。更神奇的是，无论

谁食用成熟了的果子，便会听见聊天者留下的声音。

还有一种蓝色萝卜，比普通萝卜短些，呈圆柱状。它有抑制食欲的功

效，吃一颗能饱三五天，故名“饱一天萝卜”。吃了它去上班，如果碰巧办

公室里放着盆“工作狂迷幻菇”，其孢子所含的致幻物，会无止境地激

发出工作欲，使你废寝忘食地干活。

当然，城市少不了动物。常见的有猫，如“巡逻兵猫”。它们是缅因

猫的分支，属智商最高的猫咪，思维模式近似于犬类。经培训，巡逻兵

猫能承担固定线路的巡逻任务。佩戴上特别开发的监视器，从屋顶到阳

台、从大树到花坛，它们无孔不入。两三只巡逻兵猫，可全方位覆盖一个

数千人的社区，确保其治安。

巡逻兵猫经常会望见有“鹦鹉鸽”从半空飞过。它们是鹦鹉和鸽子

的混合体，既像鸽子那样会认路，也像鹦鹉那样会说话，甚至随记随

说。情人间靠它传递悄悄话，比电话、短信和网聊浪漫多了。

城市中，还飞舞着广告蝴蝶，游动着充电鳗鱼，盛开着怀孕测试

花，蠕动着地铁蚯蚓……

阿科说，《城市新物种图鉴》里的每一类生物，都能与现实的城市生

活相呼应——“聊天树”的购买者多为独居老人；“饱一天萝卜”可供宅男

宅女食用，亦可用来减肥；“巡逻兵猫”或将取代保安和城管；“鹦鹉鸽”和

“火烧猪”既可爱又实用。它们是虚构的，但，仅仅是虚构的吗？

流浪、观察和记录
《城市新物种图鉴》的创作始于去年，此前，阿科还创作了《自行

车日记》《城市野猫调查》等绘本。“我的作品

以城市生活为主线。”他告诉记者。新奇的想象

力背后，是对城市心态的准确把握——孤独、抑

郁、迷失、挣扎、浪漫、慰藉、奋斗、安全感……

这些情绪，也是阿科曾经历和正在经历的。

16岁那年，阿科进了技校，学飞机制造，主

要是钳工。“我是上海小囡，知识分子家庭，从

小道路就被规定了：好好读书，念好高中，上好

大学。你可以想象，连高中也没考上，家里人会

怎么看我。”压力还来自外界。小时候，阿科看

《宇宙大马戏团》，他以为善良、正直、理性、勇

敢就意味着全世界。然而，当直面真实时他才发

现，世界是另一副样子，“和书本描述的完全相

悖，残酷、扭曲、冷漠、欲望横冲直撞。”

很长时间，阿科被郁闷轮番轰炸，茫然失

措，“我迫切地想离开上海，离开城市。”可他

只是个普通的上海小囡，有冲动却不敢去实

践。技校毕业后，他进了动漫公司，按部就班地

生活。唯一的乐趣是读小说和诗歌。这样到了27

岁。“我一直想到余纯顺，这个上海男人对我影

响很大。”阿科觉得城市生活机械、劳累，为什么

不像余纯顺那样，放下一切，四处走走呢？他终

于下决心辞职冲出围城。花了一个半月，从云南

怒江走到西藏，随后骑车环游新疆。“徒步，骑

行和流浪”，他用这三个词汇形容那些日子。旅

途中，《宇宙大马戏团》留下的那些特质又燃烧

起来。他找到了新目标。

2004年底阿科抵达广州，决定做一个用纸笔讲

故事的人，“要把梦想的故事都讲完”。他相继创作了

《小王子》《自行车日记》《城市野猫调查》等。去年

他辞职，做起“全职奶爸”，现正连载《城市新物种图

鉴》。“共计90个新物种，50个动物、25个植物和5个

微生物。”由此，阿科搭建了一座奇妙的虚拟城。绕了

一大圈，他从城外回到了城里。

洗不掉的城市烙印

生活周刊：因为城市的压力，你逃到野外，为什么

后来的创作却鲜明地打出“城市生活”的旗号？

阿科：骨子里我是上海人，城市烙印是洗不掉

的。在野外行走，短时期内你会觉得山清水秀，真好。可

那儿没有超市、上不了网、无人交流，连书都买不到，时

间一久就无法忍受了，必须返回城市。说到底，我们都是

城市人，因厌倦而逃离，但舍不下城市的便利性，终究会

归来。所以，从2005年创作《城市野猫调查》起，我就明

确了以城市生活为主，想要表达这种宿命。

生活周刊：同样是讲城市生活、城市心态，几

米、朱德庸的绘本还是基于现实的，而你的城市新物

种都是无中生有，灵感来自哪里？

阿科：小学两年级我读但丁的《神曲》，尽管根本

读不懂，但那种诡异、恐怖的气氛令我印象深刻。1997

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去了巴黎，发现它的城市面积比上

海大，而且还在膨胀，伦敦、纽约也是如此。回国后我

明显感到这十几年北上广深的成长，城市无边无际，城

区与乡村的界限模糊不清。这本身就挺荒诞的。城市变

大源自人类的欲望，于是我想，如果人类能根据这些欲

望创造新物种，会出现什么东西呢？我从小爱看百科全

书，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采用了图鉴的方式。

生活周刊：你的作品里“迷失”似乎无处不在。

阿科：对，城市太大了人就容易迷失。我写过个故

事，有个女白领上下班途中要路过一根很高的烟囱，出

于好奇，有一天她爬了上去。往下望去，她发现自己每天

生活、工作过的城市是那样庞大，庞大到她根本就认

不出来。下来后她发现自己迷失了，再也找不到原先的

路，但这又怎么样呢？她很快找到新工作，继续活着。

生活周刊：这其实是人们对待城市生活的一种方法

吧：遗忘。

阿科：逃离、出走、遗忘等等都可以，我称之为“城

市救赎”，这种救赎是多样化的、个人化的。但无论如

何，我们都无法脱离城市，这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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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科(自画像)

阿科，70后技术男，绘本爱好者。创作有

《城市新物种图鉴》《城市野猫调查》等。

“有一天她爬上了城市里每天上班途中都要路过的很高的烟囱，往下望去她才发现自己生活的城市这样拥挤，庞大。”


